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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晚明的图书传播对社会舆论的影响

刘中兴

（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，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）

摘要　在晚明血缘、地缘、阶层的限制被不断打破，社会流动性不断扩大的趋势下，图书
出版业繁荣，人们对于阅读有强烈的需求，读者群体不断扩大。在这种庞大的信息载体、信息
传播者与受众群体的共同作用下，图书成为了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与工具，围绕图书的编写、
流传和阅读，晚明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网。相较于传统的经史子集，较为另类的时
事小说、官员编书、妖书等几种图书形式更能体现当时舆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，见证并推动了
晚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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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晚明时期，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

成，舆论传 播 的 空 间 市 场 和 消 费 需 求 逐 渐 产 生。
晚明时人 很 善 于 利 用 各 种 方 式 和 工 具 营 造 舆 论、
表达意见，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，丰富的信息和

活跃的舆论成为晚明的典型特征。
空前繁盛的图书出版业在舆论传播中扮演了

十分 重 要 的 角 色。图 书 “本 质 上 是 一 种 传 播 媒

介”，“实质上是人类文化的、精神的符号交流系

统，是人类凭借组织编码的有序语义信息的文本，
传播人类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介”，“承担着传播知

识及文化的重要使命，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

性传播，又要在时间范畴实现历时性遗传”①。在

晚明血缘、地缘、阶层的限制被不断打 破，社 会

流动性不断扩大的形势下，图书出版业繁荣，人

们对于阅读有强烈的需求，于是图书成为了信息

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，围绕图书的编写、流传

和阅读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网。
在舆论传播过程中，图书对于 “信息 的 有 选

择性传 递，将 人 们 划 归 到 非 常 不 同 的 信 息 系 统，
而创造出各 个 ‘群 体’”②。相 较 于 传 统 的 经 史 子

集，较为另类的时事小说、官员编书、妖 书 等 几

种重要形式的图书更能体现当时舆论与社会的互

动关系。由于作者的出发点、图书内容、图 书 功

能的不同，这几类图书在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传

布与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，但都

是晚明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见证并推动了

晚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。学术界关于晚明图

书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史、出版史以及文人与党

社的关系等方面，本文试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对时

事小说、官员编书、妖书进行考察，从图 书 这 一

更具象的角度考察晚明社会变迁。

一、图书与晚明信息传播网的形成

信息是社会的反映，晚明信息的传播 有 着 典

型的时代特征。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，社

会缺乏基本的流动性。明代中期以后，随着商业

的发展，社会流动的频繁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

征。手工业的发展、商业市镇的激增以及地区性

贸易市场的形成，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：
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，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

流动。晚明信息的活跃与多样性，可以从这种广

泛商业化的社会流动中找到社会根源。
嘉靖后，社 会 力 量 发 生 了 新 的 分 化，传 统

“四民”的区 分 也 越 来 越 模 糊。时 人 姚 旅 提 出 了

“二十四民”之说：“古有四民……余以为今有二

十四民”，除士、农、工、商及兵、僧之外，还有

道家、医 者、卜 者、星 命、相 面、相 地、弈 师、
驵侩、驾 长、舁 人、篦 头、修 脚、倡 家、小 唱、
优人、杂剧、响马、巨窝等十八民，“凡此十八民

者，皆不稼不穑，除二三小技，其 余 世 人，丰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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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仙鬼，敬之竭中藏。家悬钟 鼓，比 乐 公 侯，诗

书 让 其 气 候，词 赋 揖 其 下 风，猗 其 盛 哉！”③ 从

“四民”向 “二十四民”的转化，反映了晚明社会

大流动的一种必然，也加快了信息流动的速度和

信息的多样性。
随着社会流 动 的 频 繁，士、农、官、商 的 渗

透、融合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。商人阶层的兴起

及其财富大规模的积聚，为其社会交往渠道的拓

宽以及向士人阶层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便利。
商人阶层不仅模仿士人的生活及品位，还投资于

书楼、画室、古玩等等，活跃在士人的社 会 文 化

活动之中。同时，士商交往中更增加了物质利益

的因素，士人为他人写墓志 铭、寿 序、文 序、碑

铭、传记以及为商人子弟授课，为书商写书评等

等谋利行为成为平常之事。“富者余赀财，文人饶

篇籍；取 有 余 之 赀 财，拣 篇 籍 之 妙 者 而 刻 传 之，
其事甚快。非 惟 文 人 有 利，富 者 亦 分 名 焉。”④ 何

良俊则描写道：“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，则

于平日同堂之友，谢去恐不速。里中虽有谈文论

道之士，非唯厌见其面，亦且恶闻其名。而 日 逐

奔走于门下者，皆言利之徒也。或某处有庄田一

所，岁可取利若干；或某人借银几百两，岁 可 生

息若干；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。此无碍于法者，
而可以坐收银若干，则欣欣喜见于面，而待之唯

恐不谨。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，皆

此辈也。”⑤

由此，人们交往的途径和范围得到较大扩展。
商业利益的驱使，信息交换、社会交往需求的激

增，使晚明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层次更为多元，而

丰富多彩的图书便是多元信息的有效载体。明代

的图书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，都可称为我国的极

盛时代。尤其是明代中后期，印刷出版业高度商

业化，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内容。查慎行《人
海记》有 言：“明 刊 二 十 一 史 于 北 雍，糜 六 万 金 有

余。”⑥ 吴 敬 梓 《儒 林 外 史》中 描 写，明 代 文 人 马

静受雇为嘉兴文海楼书坊编选三科程墨，除食宿

外，另得一百多两银子为报酬⑦。
明代刻 书 业 的 发 达 与 下 列 因 素 有 关：首 先，

印刷术的全面进步为明代出版业的繁荣提供了技

术条件。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但由于当

时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限制，雕版印刷

术仍然占主导地位。直到明代，尤其是在嘉靖之

后，活字印刷术才得到推广，从而推动了中国古

代印刷出版业新的发展。明代活字印刷术中使用

最为普 遍 的 是 木 活 字，效 率 高 且 费 用 低。其 次，

纸、墨等原料的降低。竹纸开始大量使 用，虽 然

竹纸的颜色暗黄，易碎不宜久藏，质量比不上棉

纸，但因其产量大而降低了成本此外，将用过的

竹纸回槽后还可以循环利用，印刷成本得到进一

步降低。再次，商业交通及邮驿的发达与书籍的

社会化流布。明代依托运河和长江形成了四通八

达的水陆交通网络，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

件。隆庆四年，徽商王汴编 《天下水陆路程》，列

全国水陆路程１４３条，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

途路程１１条、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１２条，更 有

１５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，依赖于发

达的交通网络，专业的渠道如书市、书肆、书摊、
书船等，业余的渠道如考市、负 贩、货、杂 货 铺

等，明代图书交易相当繁盛。第四，书坊 出 版 的

高度商业化。明代刻书业由官家、私家和书坊三

家经营，其刻本分别被称为 “官刻本”、“私刻本”
和 “坊刻本”，坊刻本即为一般书商刻印的书。虽

然受到官府的干预，但图书出版已经商品化，而

民间以 牟 利 为 目 的 的 商 业 化 印 刷 业 尤 其 繁 荣⑧。
明代 书 坊 刻 书 的 数 量 和 规 模 都 相 当 大。李 诩 在

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描述道：“今满目皆坊刻矣，亦

世风华实 之 一 验 也。”⑨ 刻 书 中 心 分 布 地 域 广，较

著名的有 福 建 建 阳、江 苏 的 南 京、苏 州、无 锡、
常州以及浙江的杭州、湖州等地。南京可以考得

坊名的 有５７家 之 多，其 中 “以 唐 姓 十 二 家 为 最

多，次为周姓七家”⑩。据统计，到１６００年前后，
南京至少 有９３家 商 业 出 版 机 构，苏 州 有３７家，
杭州有２４家；在以后的４０年 中，直 到 明 末，这

个数字至少在苏州增长了将近３倍瑏瑡。
当时出版业的竞争相当激烈，书商会 通 过 各

种手段制造有利于营销并能有效保护自身利益的

商业舆论。书籍出版之后若是畅销，会有其他的

出版商翻刊盗印图利。“福建书坊……专以货利为

计，但 遇 各 省 所 刻 好 书，闻 开 价 高，即 便 翻

刻。”瑏瑢冯梦龙 也 说： “吴 中 镂 书 多 利，而 甚 苦 翻

刻。”瑏瑣崇祯时 南 京 书 商 在 其 出 版 的 《道 元 一 气》
书前附有告白：“倘有无知利徒，影射翻刻，誓必

闻之当道，借 彼 公 案，了 我 因 缘。”瑏瑤 书 坊 主 为 了

增加书籍发行量，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，还竞相

在书籍上刊登各类广告，达到宣传与促销之目的。
图书商业广告有牌记广告、序文广告、凡例广告、
书名广告、征稿广告等多种，其形式之 繁，内 容

之丰，技巧之新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商业因素之外，明朝政府还采取了一 些 重 要

政策，以促进图书出版发行流通业的发展。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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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赋税方面，《明会要》载：“洪武元年八月，诏

除书籍税。”瑏瑥 同 时 被 免 税 的 还 有 笔、墨 等 图 书 生

产的物料。二是鼓励文化教育，到明代 末 期，全

国的生员人数达５０万人之多。学校的普及，意味

着文盲率的下降和读书人的增多。三是改变工匠

的服役制度，规定可以以钱代役，使得工匠的时

间更加自由，激发了印刷行业工匠的积极性。
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晚明时期 的 图 书

出版业一派 欣 欣 向 荣 景 象。据 《中 国 出 版 通 史》
（明代卷）统 计， 《明 代 版 刻 综 录》共 著 录 图 书

７７４０种，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的书共７６６种，正

德、嘉靖、隆庆年间共２２３７种，万历至崇祯年间

共４７２０种，其比 例 是１３６。地 方 志 一 类 书，
明初只 有 数 百 种，嘉 靖 以 后 共 出 版１６８８种。小

说、戏曲类图书，明代初期、中期加起来 只 有 百

来种，晚明时期至少有一千多种。私人撰写的史

书，明初和中期加起来不到一百种，明后期撰写

私史成风，有关出版物不止千种。瑏瑦

与庞大的图书市场互为促进的，是明 中 后 期

人们阅读需求的增加及新的受众群体的形成。明

代前期书坊所刻图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，读

者也主要是士大夫阶层。而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

逐渐形成，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闲暇

空间，阅读无疑成为消遣的最好途径之一。但绝

大多数市民阶层对 于 四 书 五 经、诗 词 歌 赋 等 “雅

文化”并 不 感 兴 趣，他 们 更 感 兴 趣 的 是 以 小 说、
戏曲为代表的 “俗文化”。同时，受商业发展的影

响，明中期以后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

式、人生态度、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

很大变化，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，于是产生了以

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新兴读者群体。此外，一些晚

明士人 “屈就市场”，参 与 商 业 性 的 写 作 和 出 版，
他们撰写和编纂的书，无论是由政府、书坊或别

的民间机构出版，都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，把平

民甚至工匠，“拉升”为可以泛泛地称为 “士人作

品”的读 者瑏瑧。由 此，围 绕 图 书 的 编 写、流 传 和

阅读，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网。

二、时事小说：社会舆论的灵敏性

对于小说这种明代比较流行的文学 形 式，台

湾学者王鸿泰对其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很

好的总结：“明中期以后，小说已成为一种商品，
在市场上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，可说是一种大众

读物……小说在明末清初期间具有特殊的社会意

义———它提供了一个公 众 化 的 管 道，或 者 说，它

本身就是一个 ‘公众场域’，就像个开放性的虚拟

舞台一般，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然成为个别信息与

公众会面的场域。”瑏瑨

在晚 明 众 多 小 说 之 中，自 万 历 三 十 一 年 的

《征播奏捷 传》到 明 末 清 初，一 大 批 讲 述 阉 党 始

末、辽东战事、李自成起义、清兵下江南 的 小 说

集中涌现，在小说史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当代人

写当代军国大事的长篇通俗小说，并且对事件进

程展开细致描写，文 学 史 上 称 之 为 “时 事 小 说”。
这类小说从宋元话本中讲史一类衍生而出，但其

与历史演义小说已有较大区别，所讲的是当代时

事，因而渗透了更多的 “当代”意识。此时人们

对于小说的价值和功用有了新的认识，不仅显示

晚明的作者与读者急于了解和传播当下的舆论热

点，也表明小说被认 为 是 理 解 “历 史 即 时 事”的

一种新方式瑏瑩。时 事 小 说 类 似 于 今 天 的 “报 告 文

学”和 “纪实小说”，不仅在题材上和艺术技巧上

独树一帜，而且成为时代的历史见证。晚明剧烈

的社会变动、政治斗争以及即将发生的鼎革之变，
使晚明成为时事小说的繁荣期。

与 《三国演义》等通俗小说不同，时 事 小 说

充分体现了社会舆论的灵敏性，一方面直接反映

刚刚发生的、还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，对于重

大时事比较敏感；另一方面成书时间比较短，对

时事的反映比较迅捷。魏忠贤阉党集团覆灭后不

到一年时间便有三部揭露其丑恶行径的小说问世，
其中 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从写作到刊行只用了

九个月的时间，《警世阴阳梦》则在魏忠贤死后七

个月便已发行。此外，《辽海丹忠录》的主人公毛

云龙去世不久，该书就已刊行于世。《剿闯通俗演

义》写李自成攻陷北 都 及 清 兵 入 关 之 事，书 成 时

明廷与清兵仍在追剿起义军。
晚明时事小说的舆论灵敏性，与当时的经济、

社会与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。广泛的读者群体是

时事小说在晚明勃兴的直接推动力。随着市民阶

层的出现，新的受众群体开始形成，市民阶层的

兴趣爱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小说创作的流向和

趋势。魏忠贤死后，朝野上下压抑许久的愤懑之

情迸发出来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，在相当短的时

期内，先后 有 多 部 描 写 魏 忠 贤 阉 党 的 小 说 面 世，
其他时事小说也多有言及。

从时事小说的创作主体来看，作者都 具 有 传

播舆论的主观意图和现实需要，对重大事件比较

敏感。虽然晚明的时事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一般

不高，但由于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，加上受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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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启蒙思想的影响，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

识，这也是 他 们 创 作 时 事 小 说 的 直 接 主 观 动 因。
《剿闯小说》作者自陈：“小生上观古烈，下抚时

事，终宵披衣，毒恨入髓，既因秀才，又无大力，
徒伤当 食，但 心 刀 割。”瑐瑠 《定 鼎 奇 闻》总 结 说：
“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，从资格，是以国破君亡，
鲜见忠义。”瑐瑡

作者把时事小说作为发泄感情的载 体，在 反

映魏忠贤的小说中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。陆 云 龙 《魏

忠贤小说斥奸书》自叙：“越在草莽，不胜欣快，
终以在草莽不获出一言暴其奸，良有隐恨。然使

大奸既拔，又何必斥之自我，唯次其奸 状，传 之

海隅，以 易 称 功 颂 德 者 之 口，更 次 其 奸 之 府 辜，
以著我圣天子之英明，神于除奸，诸臣工之忠鲠，
勇于击奸。”瑐瑢 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的作者也直言：
“呜呼！从 来 逆 贼 狠 毒 有 如 此 者 乎？令 人 千 古 有

恨，万世为恫矣！此事虽被魏忠贤逆贼 所 害，若

不代他把逆天大罪恶彰扬出来，与世共知，使率

土唾骂，普天怒责，却不便宜他，此亦草野公愤，
不容不发泄一番者也。”瑐瑣

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传播效果，时事 小 说 还

具有较强的通俗性。由此，时事小说对舆论的传

播更具有广泛性、公开性，作者可以很快将时事

演绎成小说，使更多的人了解。《魏忠贤小说斥奸

书》序 中 言 及，希 望 通 过 本 书 “嗣 此 耕 夫 牧 竖，
得戟 手 而 问 奸 雄，野 老 村 氓，至 反 唇 而 讥 彪

虎”瑐瑤。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： “特从邸报中与一二

旧闻，演成小传，以通世俗，使 庸 夫 凡 民，亦 能

披阅而识其事。”瑐瑥

在作者与读者之间，晚明高度发达的 商 业 出

版促成了时事小说的快速广泛流布。时事小说规

模庞大、读者众多的特点，决定了它必须经过书

坊这一中介环节，才能广泛传播。为了使时事小

说在极短时间内成书并更为畅销，书坊主介入了

时事小说创作，有的 小 说 家 还 兼 “书 坊 主”于 一

身，如冯梦龙、凌濛初、陆云龙 等，大 肆 推 介 时

事小说。陆云龙吹捧 《斥奸书》 “信一代之耳目，
非以炫一时之听闻”，非 “寻常笔墨”，“文人墨士

知必奉为一代信书”， “异于稗官野说”瑐瑦。 《梼杌

闲评·总论》则吹嘘 《梼杌闲评》“是非不在 《春
秋》下”瑐瑧。

书商及作者为了迅速占领市场，也导 致 了 时

事小说大多草率成书，其中突出表现为大篇幅地

录用奏章及诏书原文，而且错字、漏字、文 句 不

连贯现象更是数不胜数。这些小说还存在着大量

抄袭现象，同题材小说之间尤为突出。更有甚者，
书中版 画 插 图 也 剽 窃 他 书。据 谭 正 壁 先 生 考 证，
《圣烈传》三 面 附 图 系 剽 窃 《警 世 通 言》。瑐瑨 这 种

“快餐式”制作，说明商业发展推动着市民文化进

一步繁盛，同时又成为文化世俗化的动力，商品

经济效益已成为左右时事小说产生、传播的重要

力量瑐瑩。
正是因为时事小说对舆论信息比较 敏 感，具

有很强的舆论传播效果，因而对时事小说所依据

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，有时

甚至引发政治斗争或是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。
《辽东传》的 传 播 就 是 熊 廷 弼 被 杀 的 一 个 重 要 原

因，《明史》记载：“忠贤愈欲速杀廷弼，其党门

克新、郭兴治、石三畏、卓迈等 遂 希 指 趣 之。会

冯铨亦憾廷弼，与顾秉谦等侍讲筵，出市刊 《辽

东传》潜于 （天启）帝曰：‘此廷弼所作，希脱罪

耳。’帝怒，遂以五年八月弃市，传首九边。”瑑瑠 在

天启 二 年 的 广 宁 之 战 中，由 于 经 （熊 廷 弼）、抚

（王化贞）不合，明军惨败，辽东失守，熊廷弼护

溃民入关，熊、王皆下狱。而冯 铨 以 书 进 谗，熊

廷弼被杀。《酌中志》、《三朝野记》、《三垣笔记》
等皆有记载瑑瑡。

可以说，所有时事小说都有传播舆论的意图，
而且距事件发生时间越短，作者的这种意图越明

显，这也是时事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。时事小

说也因此具有很强的传播功能，成为舆论传播的

重要方式。

三、官员编书：对舆论主导权的争夺

晚明时人尤其是官员也善于用书籍来表现自

己的身世和感情，以此来获得舆论的支持或同情。
《明史》记载：“给事中潮阳陈洸素无赖。家居与

知县宋元翰不相能，令其子柱讦元翰谪戍。元翰

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，名 《辨冤录》。洸由是不

齿于清议，尚 书 乔 宇 出 之 为 湖 广 佥 事。”瑑瑢 陈 洸 身

居言路，又在朝中有靠山，宋元翰投告 无 门，遂

写书感怀身世终于获得了舆论的支持。后来陈洸

官复原职，但不久其他言官弹劾陈洸，在奏疏里

附上了 《辨冤录》，于是舆论大起，最终 “除赦前

及暖昧者 勿 论，当 论 者 十 三 条。罪 恶 极，宜 斩，
妻离异，子柱绞”瑑瑣。

在当时，官员编印书籍影响舆论已经 成 为 一

种风气。在官员们中间，印刷的书籍常常作为礼

物成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，帮助他们建立有利的

社会关系。这些书通常包括一个官员自己的著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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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家庭成员的作品，或仅仅是他所喜欢的一部作

品，大部分或完全是在某个政府机构资助下用政

府资金 出 版 的。明 代 的 地 方 官 尤 其 是 巡 按 御 史，
常常用政府薪金款项和地方政府资金来印刷书籍，
作为给朝廷官员的礼品瑑瑤。叶德辉在 《书林清话》
中指出：“官吏奉使出差，回京必刻一书，以一书

一帕相馈赠，世即谓之书帕本。”瑑瑥 陆容也说：“今

士习浮靡，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，所刻皆

无益，令人可厌。上官多以馈送往来，动 辄 印 至

百部，有司 所 费 亦 繁。”瑑瑦 据 晚 明 藏 书 家 胡 应 麟 记

载，官员们中间流行赠送书籍，通常在官员们获

得任命和提升时相互交换。这种做法尤为高级官

员所欣赏，他们藏书的主要构成是赠书者的科举

程文印本，可以很容易达到１００００卷以上瑑瑧。
探究官员编书在晚明舆论传播中的独特意义，

《万历邸钞》和 《万历疏钞》是不能忽视的。这两

部书对于晚明史，尤其是研究东林运动，都是极

为重 要 的 文 献。《万 历 邸 钞》全 三 册，是 共 有

２４１１页的大部头著作，从万历元年正月到四十六

年六月 （一部分年度阙如），抄录和重要事件有关

的邸报 并 加 以 若 干 整 理，基 本 覆 盖 了 万 历 时 代。
据粗略统计，万历邸钞总共有４５．２７万 余 字，其

中篇 幅 最 多 的 为 万 历 三 十 六 年，达３．８万 余 字；
最少的是 万 历 三 年，仅６００余 字瑑瑨。该 书 是 编 年

体，是和 《明实录》相补的极为重要的资料。据

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，该书出自于东林人士钱

一本之手。
《万历疏钞》是万历时人吴亮所编纂。该书五

十卷三 十 四 册，将 万 历 时 代 的 奏 疏 按 问 题 分 类，
全文收录，包括圣治、国是、臣道、言路等５０个

主题。在该书的序言中，顾宪成和吴亮谈到了要

开通言路，这也是他们力促此书乃至 《万历邸钞》
编行的最大目的。顾宪成从言路的视角，回顾了

万历朝三十多年的历史：“溯丁丑纲常诸疏，政府

不欲宣付史馆，遂迁怒于执简诸君。嗣是愈出愈

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迹，令言者以他事获罪，不以

言获罪，至 于 迩 年，且 欲 并 邸 报 禁 之。”瑑瑩 顾 宪 成

认为，当时最大的危机就是禁止邸抄。即使不允

许政治批判，只要邸抄流布，他们的言论还是可

以传播，还可以引发社会舆论。如果连这也被禁

止，那么言论的传播就无法进行。
当时，工科给事中王元翰从国防的角 度 主 张

禁止传抄奏疏，但统治者则表现出由此扩大到一

般奏疏，进而封锁言路的意图。对此东林人士以

针对 内 阁 抗 议 弹 压 言 路 的 目 的，编 集 了 翁 宪 祥

《乞亟通章疏以存清议疏》（万历三十五年十月）、
吕邦耀 《章疏亟宜批发以开言路疏》（万历三十五

年十一 月）、金 士 衡 《乞 亟 宽 时 禁 以 通 言 路 疏》
（万历三十五年十 一 月）等 奏 疏，为 了 造 成 舆 论，
促成了 《万历疏钞》的刊刻。在这些奏疏中，也

有统治阶层不愿意公开的内容。他们通过编纂这

些书，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，宣传鼓吹 舆 论，同

时也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这些事实。
《万历邸钞》和 《万历疏钞》中所收录上疏，

围绕着具体的政治问题，提出了具体的政见。这

些上疏，时而被隐匿，时而又被留中不 发，时 而

还被禁止在邸报上传抄。东林人士把这些言论重

新编辑起来，通过向在朝和在野人士的广泛呼吁，
形成政治上的舆论，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

与之相对，阉党也深谙借编印图书制 造 舆 论

之道。魏忠贤大兴冤狱、滥开杀戒之后，阉 党 也

开始在舆论上大造声势，诬陷东林官员，意图为

自己的罪行正名。阉党群小炮制各种花名册呈献

魏忠贤，部 分 编 印 散 布，作 为 整 肃 异 己 的 参 照，
借以罗 织 罪 名，网 络 异 己 之 人，意 图 一 网 打 尽。
首辅顾秉谦亲手编订 《缙绅便览》，上列时任官员

名单，并分为 “邪党”和 “正人”两派，用墨笔

在名单上加圈加点。叶向高、赵南星等东林官员

皆被列为 “邪党”，而王永光、徐大化等六十余名

阉党追随者被视为朝中 “正人”。这份名单作为打

击摈斥或提拔任用的依据。随后，崔呈秀又进献

《东林同志录》，列叶 向 高 等 三 百 九 十 人。王 绍 徽

还仿照 《水浒传》一 百 零 八 将 的 形 式，将 一 大 批

东林官员编 《东 林 点 将 录》，以 获 取 魏 忠 贤 的 欢

心。这样从淮抚之议起与三党对立的官员以及后

来与红丸、梃击、移宫三案相关的人也都被罗织

在 “东林党”人之内。《东林点将录》中第一人是

“托塔天王”李三才，为东林开山元帅，叶向高与

赵南星为 “总兵都头领”，高攀龙与缪昌期被称为

“掌管机密军师”等等。此外，阉党还编造了 《东
林朋党录》，列赵南星等九十四人；编造 《东林籍

贯录》，列孙承宗等一百六十二人，还有 《盗柄东

林夥》、 《夥坏封疆录》、 《初 终 录》、 《石 碣 录》、
《伪鉴录》等等，名目繁多，不下数十种。

天启五年十二月，阉党成员、江 西 道 御 史 卢

承钦编造了一份三百零九人的 《东林党人榜》，言

“近日邪党复炽，皆调停为害……犹有姑容不尽之

虞”，并建议魏忠贤将党人姓名、罪状布告天下，
榜示海内，让东林人士 “躲闪无地，倒翻无期”。
魏忠贤又矫旨以 《东林党人榜》的形式将所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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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林党”人名单刊布，并刻于邸报，将东林士人

视作 “邪党”，“生者削籍为民，当差仍追夺诰命，
其一切党人不拘曾否处分，俱著该部院会同九卿

科道……将姓名罪状并节次明旨刊刻成书，榜示

海内，垂鉴将来，以永保清平之治”瑒瑠，东林人士

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同时，魏忠贤又对 万 历、泰 昌、天 启 三 朝 所

发生的京察、梃击、红丸、移宫 等 重 要 事 件，进

行了全面翻案。顾秉谦担任总编纂，仿照明代大

典，组织人手编写了 《三朝要典》，于天启六年八

月刊刻颁行天下，对东林官员的作为予以彻底否

定，为阉党一系列罪恶行为歌功颂德，以此为阉

党的行径制造舆论。

四、妖书：自下而上的舆论工具

“妖”，在 先 秦 与 秦 汉 典 籍 中 也 常 通 “訞”，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：“如是而不服者，则可谓訞怪

狡猾之人矣。”杨倞注：“訞与妖同。”瑒瑡 说明 “妖”
在最初的解释中即与言论直接相关。汉代刘熙则

进一步指出： “妖，殀也，害 物 也。”瑒瑢 认 为 “妖”
具有负面色彩，因此 “妖 书”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是

多被赋予贬义色彩的。秦汉之后的文献典籍针对

“妖书”作了细致的规定，《唐律》规定 “妖书妖

言”即是 “休咎及鬼神之言，妄说吉凶，涉于不

顺者”，疏议对此条律文又有明确解释：“‘造妖书

及妖言 者’，谓 构 成 怪 力 之 书，诈 为 鬼 神 之 语；
‘休’，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； ‘咎’，谓妄言

国家有咎 恶；观 天 画 地，诡 说 灾 祥，妄 陈 吉 凶，
并涉于 不 顺 者，绞。”瑒瑣 而 元 人 徐 元 瑞 认 为 “怪 异

不常 之 书”为 “妖 书”，更 强 调 奸 邪 的 成 分瑒瑤。
《大明律》规定：“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

者皆斩”，又解释道：“谶纬是诞妄休咎之言，组

织未来之 事，妖 书 如 鬼 神 之 书。”瑒瑥 明 代 名 臣 王 恕

依此重点强调律 “妖书妖言能惑众乱民坏国家之

事”瑒瑦。
具体而言，明代许多被称为 “妖书”的 主 要

指与叛乱谋反有关并涉及宗教、天运、世 道、鬼

神等内容的书籍，冒犯或触忤了统治者忌讳的言

论和书籍，用于政治斗争的党争文书，带有政治

语言性质的谶谣类书籍，扰乱社会秩序的书籍等

等瑒瑧。至于妖 书 的 范 围，余 继 登 《典 故 纪 闻》列

出了９４种之多：“成化年间，因擒获妖人，追其

妖书本图，备录其名目，榜示天下，以晓谕愚民。
其书有：番天揭地、搜神记经、金龙八宝 混 天 机

神经、安天宝世、绣莹关、九龙 战 江 神 图，天 空

知贤变 愚 神 图 经、镇 天 降 妖 铁 板 达 通 天 混 海 图、
定天定国水晶珠经……”瑒瑨

在明代，虽然对出版的管制 相 对 较 松，但 对

这些 “妖书”则是严惩不贷：“造谶讳、妖书妖言

及传用惑众者，皆斩。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，
杖一百，徒 三 年。”瑒瑩 明 朝 皇 帝 曾 多 次 颁 令，严 禁

私藏和流传妖书。如成化十年五月，明宪宗 “申

藏妖书之禁”瑓瑠；弘治十七年二月，明孝宗 “申藏

讳妖书之禁”瑓瑡。从统治者深恶痛绝的态度，可见

妖书在传播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影响瑓瑢。
明代初 期，由 于 皇 帝 对 思 想 控 制 比 较 严 密，

对舆论掌控较紧密，妖书相对较少。到明代中后

期，一方 面 专 制 统 治 开 始 松 动，朝 政 日 渐 宽 大，
舆论环境相对宽松，敢言能言成为社会及政治风

气；另一方面各种思想交锋激烈，传统礼制束缚

较少为妖书开始大肆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。更重

要的，是晚明发达的商业环境下，底层民众容易

被蛊，或为谋生而传播和编造妖书；党争愈演愈

烈，官僚为了政治斗争而利用妖书，统治者为维

护话语权而创造 了 “文 字 狱”式 的 妖 书 等 等。妖

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，有其深厚的社会根

源和历史合理性，同时，各个阶层对妖书的解构

及利用，又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统治秩序造成

了重要影响瑓瑣。
妖书在晚 明 的 政 治 斗 争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，

多是制造重大政治事件的有力工具。“有太原人李

福达以妖书惑众，聚党至数千人，改年 为 乱，震

动三河。”瑓瑤而万 历 年 间 的 妖 书 案 则 成 为 晚 明 时 期

影响最大、涉及面最广的事件之一。万历二十六

年，万历皇帝将从民间 收 集 的 一 本 名 为 《闺 范 图

说》的图书赐给了最 宠 爱 的 郑 贵 妃，该 书 主 要 内

容是妇德。郑贵妃自己作序并交由其伯父郑承恩

编印 出 版 散 发。此 时，民 间 出 现 一 本 匿 名 图 书

《闺范图书说跋》，又名 《忧危竑议》，“盛传京师，
谓坤书一首载汉明德皇后由宫人进位中位，意以

指妃，而妃之刊刻，实藉此为立己子之 据。其 文

托 ‘朱东吉”为问答，‘东吉’者，东朝也。其名

忧危，以坤曾有忧危一疏，因借其名以 讽，盖 言

妖也。”瑓瑥 当时文 官 集 团 正 在 与 万 历 皇 帝 就 立 储 一

事展 开 着 激 烈 的 斗 争，他 们 认 为 郑 贵 妃 想 通 过

《闺范图说》一书制 造 立 爱 子、不 立 长 子 的 舆 论，
但作者并未查明。

五年后，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的一晚，“上寝

重幄中，初寤，天未晓，忽于枕 上 得 书 一 卷，呼

嫔御取烛夜读，则皆陈说上过也。上骇，密 令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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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大珰出察之，鸡人方传唱，闾阖诸宫 未 启，不

知其何来。寻问阁部臣入对，诸内外大小臣俱于

是夜从枕上得书，与所陈事同，无一逸 者，众 不

敢 匿，趋 朝 中 各 上 之。上 下 大 惊 愕，相 谓 妖

书。”瑓瑦这本妖书名 为 《续 忧 危 竑 议》， “言 贵 妃 与

大学士朱赓、戎政尚书王世扬，巡抚孙 玮，总 督

李汶，御史张养志，锦衣都督王之祯，都 督 佥 事

陈汝忠，锦衣千户王名世、王承恩，锦衣 指 挥 佥

事郑 国 贤 等 相 结，谋 易 太 子，其 言 益 妄 诞 不

经。”瑓瑧朱赓 “已 邸 门 获 妖 书，而 书 辞 诬 赓 动 摇 国

本，大惧，立以疏闻，乞避位。”瑓瑨

妖书常常在社会底层传播，士大夫多 为 政 治

斗争 参 与 其 中。律 有 规 定，凡 造、传 “妖 书”、
“妖言”者必斩，刑法不可谓不严。因此，在政治

斗争中将其作为一种打击政敌、诋毁异己的武器，

不仅操作便利，还往往具有较强的杀伤力。因此，

围绕着这两份 “妖 书”的 出 处，两 派 趁 机 互 相 攻

击诘难，而首辅沈一贯等人也借此事欲倾陷次辅

沈鲤、郭正域，指其为 “妖书”主使者。明 神 宗

为此异常愤怒，严命锦衣卫大索京师，务必抓住

造妖书者。“时大狱猝发，缉校交错都下，以风影

捕系，所株 连 甚 众。”瑓瑩 一 时 间 京 城 鸡 犬 不 宁，人

人自危。最后抓了个名叫皦生光的生员，将其凌

迟处死，“聊以塞责完局耳，制于造撰之人，终莫

能明也”瑔瑠。

实际上，当时朝政比较宽松，对 “国 本”异

议的朝臣大可通过正常的疏议程序表示不满，而

不必 担 心 被 重 惩。而 散 布 者 以 “妖 书”的 形 式，

不仅言辞诡谲，而且刊印散发，一夕间 “黏宫中

与城坊皆遍”，显然其真正目的不在于论 “国本”，

而在于通过 “国本”之 争 引 起 朝 廷 关 注，进 而 趁

机打击政敌。如御史赵之翰等便借此弹劾前大学

士张位等 “太子党”官员，并使其遭谪戍，牵连

者多遭牢狱之灾。

如果说这两份 “妖书”一开始还反映了民众

对于 “国本”的 舆 论 关 注，那 么 到 后 来 “妖 书”

的内容被关注较少，而是成为朝廷内部各派势力

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，由此还牵连了一大批无辜

受冤者。对于 “妖书案”，钱谦益感慨地说：“（沈
一贯）与宋州 （沈鲤）同辅政，而门户角立，矻

矻不相 下，妖 书 之 狱，宋 州 及 郭 江 夏 仅 得 而 免。

人谓少师有意齮龁之，海内清流，争相 指 摘，党

论纷呶，从此牢不可破。雒蜀之争，遂与 国 家 相

始终，良可为三叹也！”瑔瑡

五、结论

尹韵公评价说，从传播学的 角 度 看，书 籍 的

出版发行与社会舆论有很强的联系，因为书籍不

仅具有积累文化、弘扬文明的作用，而且还能传

播思想、流布言论，进而形成社会舆论的现实作

用。虽然明代的图书出版有着特有的发展规律与

过程，但它也确实给予了明代的社会舆论以强大

的和 深 刻 的 影 响。如 果 说 言 论 是 社 会 舆 论 中 的

“无形”部分，那么书籍则是社会舆论中的有形部

分。有形 的 比 无 形 的 更 有 力 量，更 成 气 候瑔瑢。商

业发展的需要，市民阶层形成的必然，中国近两

千年政治和思想发展的高峰，使书籍在晚明成为

舆论的代表性符号。东林党议、魏忠贤 乱 政、万

历三案、辽东战事、李自成起义、清军南 下 等 晚

明一系 列 的 重 大 事 件 中，都 能 看 到 书 籍 的 影 子，
感受到书籍所传播的社会舆论的力量。

然而，书籍只是舆论传播的一种工具 或 者 形

式，成为其编者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一种媒介。
通过书籍与社会舆论传播的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出，
书籍的舆论力量在晚明商业化的背景下被空前放

大：书籍 不 再 只 是 传 播 知 识、传 递 文 化 的 载 体，
更是制造、引导、控制舆论的有效手段，甚 至 影

响时局。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对于思想、文 化 的 控

制是统治者所竭力掌握的。而晚明时期，统治者

却有心无力，反而被书籍制造的舆论严重动摇了

对思想文化乃至行政权力的控制。这种控制力的

“逆袭”，反映出晚明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信息畅

达、有效的舆情社会，书籍的自由流通、社 会 舆

论的肆意流布，反而 映 射 出 “自 由 奔 放”光 彩 外

衣之下的 “混乱无序”。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，书

籍所反映的多元思想标志着多元社会的形成，但

缺少大 气、包 容 和 坚 忍、霸 气 的 正 统 思 想 引 领，
王朝就会 “因财富积 累 而 导 致 贫 富 不 均、因 国 家

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、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

荡、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。与此相伴而生

的，则是国家主导作用的日渐缺失和对外防御能

力的急剧下降”瑔瑣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晚明的书籍

“见证”了社会舆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高峰，也

参与了晚明政治与社会的动荡纷争，记录并传播

了晚 明 的 风 雨 飘 摇，成 为 晚 明 社 会 变 迁 最 好 的

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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